
 

  

     
一
、
旅
人
的
眼
睛             

張  

讓  
我
喜
歡
旅
行
。
或
者
說
，
需
要
旅
行
。
經
常
便
會
有
坐
立
不
安
的
情
緒
，
覺
得
應
該
走

了
。
不
管
到
哪
裡
，
總
之
拔
腳
離
開
這
裡
。
而
我
很
清
楚
問
題
只
在
﹁
這
裡
﹂
和
﹁
那

裡
﹂
，
是
欲
掙
脫
時
空
的
企
圖
，
是
打
破
現
實
的
渴
望
。
而
所
謂
現
實
，
是
四
面
八
方
，
物

質
和
心
靈
無
法
超
越
的
局
限
。
我
不
談
時
光
旅
行
或
永
恆
，
我
只
談
一
點
叛
逆
的
自
由
：
做

自
己
真
正
想
做
的
事
。  

有
的
日
子
，
氣
溫
和
陽
光
正
好
，
和
小
箏
坐
在
後
院
，
面
對
一
小
片
樹
林
和
草
地
，
看

頂
上
的
天
空
，
在
樹
林
間
飛
掠
的
小
鳥
，
聽
蟲
鳴
和
鳥
叫
，
感
覺
微
風
拂
過
肌
膚
，
一
邊
讀

書
，
一
邊
和
小
箏
說
話
，
那
種
從
生
活
和
時
間
走
了
出
去
的
無
重
量
感
，
恍
惚
便
給
我
旅
行

的
感
覺
。  

旅
行
或
不
旅
行
，
都
使
我
思
索
旅
行
的
意
義
。
我
想
的
是
旅
行
的
需
要
和
目
的
：
為
什

麼
旅
行
？  

早
先
我
已
經
決
定
人
不
可
能
在
家
裡
旅
行
，
因
為
旅
行
必
然
的
條
件
是
離
開
。
也
就

是
，
旅
行
追
求
的
是
空
間
的
移
動
。
更
進
一
步
說
，
以
空
間
的
變
化
換
取
時
空
的
擴
張
和
延

長
。
因
此
人
不
可
能
旅
行
而
不
離
家
，
正
如
不
可
能
既
站
著
又
坐
著
。
然
而
這
時
我
發
現
旅

行
與
其
說
是
時
空
的
移
動
，
不
如
說
是
心
境
的
變
動
。
旅
行
不
管
再
怎
樣
匆
忙
緊
張
，
因
為

是
自
願
而
不
是
被
迫
，
它
的
快
樂
來
自
這
種
必
然
的
輕
鬆
之
感
。
而
這
種
卸
去
壓
力
的
輕
鬆

之
感
，
不
過
是
情
緒
的
一
種
變
化
，
有
時
只
在
一
念
之
間
，
和
距
離
無
關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旅

行
終
極
的
意
義
不
過
是
一
種
心
境
。
讀
書
、
看
電
影
、
散
步
的
平
常
愉
悅
，
無
非
也
就
是
精

神
上
的
旅
行
。
而
這
種
精
神
旅
行
的
極
致
便
是
詩
，
所
以
法
國
詩
人
保
羅
發
樂
理
說
：
﹁
詩

必
然
是
心
靈
的
假
期
。
﹂
像
我
坐
在
後
院
，
心
神
透
明
如
大
氣
，
時
空
已
經
不
重
要
。
而
實

際
的
旅
行
，
往
往
不
超
越
坐
在
自
己
後
院
的
興
致
，
只
是
一
場
乏
味
徒
勞
的
過
程
。  

我
心
目
中
的
旅
行
不
包
括
艱
苦
困
掙
，
重
要
在
某
種
時
空
的
轉
換
，
心
理
上
的
更
新
。

像
一
種
人
為
的
，
精
神
的
季
節
。  

能
在
一
個
陌
生
的
地
方
，
走
過
陌
生
的
街
道
，
以
平
常
沒
有
的
雍
容
和
優
閒
，
不
急
著

到
哪
裡
去
，
只
是
為
了
﹁
在
﹂
｜
現
在
，
這
裡
。
旅
行
的
荒
謬
和
驚
喜
在
我
們
必
須
千
里
跋

涉
以
換
取
﹁
在
﹂
的
心
境
，
必
須
到
一
個
遙
遠
陌
生
的
地
方
以
實
現
生
命
在
現
實
中
失
落
或

從
來
欠
缺
的
氣
象
：
一
種
美
，
一
種
境
界
，
或
竟
只
是
短
暫
放
縱
的
奢
侈
，
童
年
的
召
喚
。  

  



 

  

      
二
、
象
腳
花
瓶            

喻
麗
清  

啊
，
真
是
靜
得
太
好
。
一
個
人
，
走
在
淡
季
的
博
物
館
裏
。
靜
得
這
樣
美
，
使
我
彷
彿
能

夠
﹁
看
見
﹂
我
的
每
一
舉
步
都
在
推
動
身
邊
的
空
氣
，
造
成
一
種
透
明
無
聲
的
流
動
。
靜
得
這

樣
美
，
使
我
想
及
孤
獨
的
好
處
，
它
總
不
會
使
你
過
分
的
囂
張
。
一
個
人
孤
獨
的
時
候
，
大
喜

大
怒
大
哀
大
樂
都
不
至
於
了
。
所
有
的
情
緒
都
似
乎
沖
淡
成
互
容
的
境
地
，
因
而
哀
愁
亦
微
帶

喜
悅
，
快
樂
亦
略
有
憂
鬱
。
﹁
在
群
眾
中
，
你
生
活
於
當
時
的
時
代
。
在
孤
獨
中
，
你
生
活
於

所
有
的
時
代
。
﹂
真
正
是
有
感
而
發
的
至
理
名
言
。
靜
得
這
樣
｜
有
一
種
和
平
的
寂
寞
，
溫
柔

地
在
身
心
裏
盪
漾
開
來
：
燙
過
了
的
日
本
米
酒
的
滋
味
，
淨
白
溫
熱
，
盛
在
精
細
的
小
瓷
杯

裡
，
獨
自
對
抗
著
屋
外
的
風
雪
與
粗
礫
；
那
樣
脆
、
那
樣
弱
、
那
樣
禁
不
起
的
｜
美
。  

信
步
來
到
史
諾
獵
品
陳
列
室
。
大
象
、
獅
、
虎
、
麋
和
犀
牛
。
史
諾
先
生
是
﹁
五
大
﹂
名

狩
獵
家
之
一
，
專
門
﹁
槍
殺
﹂
巨
型
動
物
。
每
一
個
標
本
旁
邊
都
有
他
手
持
獵
槍
與
動
物
屍
身

的
合
照
。
有
人
會
對
﹁
死
亡
的
遊
戲
﹂
這
樣
著
迷
，
真
叫
人
吃
驚
。
史
諾
先
生
不
知
道
願
不
願

意
把
自
己
的
屍
身
也
做
成
一
具
標
本
？
日
本
有
過
一
位
藝
術
家
，
生
前
曾
刻
好
一
具
木
雕
，
跟

他
本
人
一
模
一
樣
，
只
有
頭
髮
與
指
甲
的
部
分
是
等
他
死
後
，
請
人
另
﹁
栽
﹂
上
去
的
。
是

的
，
那
木
雕
上
的
頭
髮
和
指
甲
是
﹁
真
﹂
的
。
然
而
如
果
你
問
我
：
﹁
真
﹂
的
是
﹁
活
﹂
的

嗎
？
我
卻
答
不
上
來
。  

噓
，
讓
亡
者
安
息
吧
。
我
帶
你
去
看
一
隻
花
瓶
。
一
隻
真
的
象
腳
做
的
花
瓶
。
以
前
有
一

個
人
，
他
本
來
也
可
以
成
為
狩
獵
名
家
的
。
可
是
，
有
一
次
他
打
了
一
隻
疑
心
的
大
笨
象
，
那

隻
象
，
是
頭
軟
心
腸
的
母
象
，
牠
不
能
奔
躲
出
槍
程
之
外
：
完
全
不
是
因
為
牠
跑
不
快
，
而
是

因
為
牠
的
小
象
不
能
跑
快
。
那
個
人
後
來
只
要
一
閉
上
眼
，
還
彷
彿
可
以
清
晰
地
看
到
沙
塵
滾

滾
之
中
兩
隻
象
｜
一
大
一
小
｜
拚
命
地
跑
著
。
大
的
顧
著
小
的
，
小
的
哀
哀
驚
呼
。
槍
聲
響

起
，
老
象
山
崩
一
樣
即
將
倒
下
，
那
隻
小
的…

…

我
的
孩
子
、
我
的
孩
子
，
快
跑
，
快
跑
，
不
要

管
我
，
不
要
停
下…

…
 

他
彷
彿
聽
見
母
象
力
竭
聲
嘶
的
忠
告…

…
  

他
作
夢
也
不
曾
想
到
，
那
小
小
的
象
影
，
在
一
片
黃
塵
裏
竟
掉
過
頭
來
又
回
到
牠
母
親
的

身
邊
。
母
象
終
於
轟
然
倒
下
了
，
塵
土
落
盡
處
，
母
象
的
屍
身
恰
恰
壓
在
小
象
的
身
上
。
母

象
，
做
成
了
一
具
美
麗
的
非
洲
象
標
本
。
小
象
是
不
堪
造
就
了
。
他
悄
悄
割
下
了
一
隻
小
象
的

象
腳
。
就
是
這
一
隻
可
以
插
上
鮮
花
的
象
腳
花
瓶
。
當
然
它
是
真
的
，
看
看
那
幾
個
腳
趾
甲
，

看
那
粗
粗
的
皺
皺
的
灰
皮
，
是
真
的
活
過
的
一
隻
小
象
。
那
個
人
，
他
後
來
再
也
不
在
乎
能
否

成
為
﹁
名
﹂
狩
獵
家
了
。
據
說
，
他
死
後
，
家
人
散
盡
了
他
的
一
切
收
藏
，
唯
獨
這
隻
象
腳
花

瓶
，
他
在
遺
囑
中
指
定
了
要
捐
給
博
物
館
。  



 

  

      
三
、
落
花             

白  

辛  
早
晨
的
空
氣
，
清
清
淡
淡
的
，
像
極
夕
陽
下
輕
跳
過
林
間
深
谷
的
一
彎
清
流
。
我
漫
步

到
那
棵
樹
下
，
一
個
小
孩
正
搖
著
竹
帚
在
清
掃
一
地
落
花
。
仰
頭
望
望
，
那
是
棵
類
似
鳳

凰
，
但
不
叫
鳳
凰
的
樹
木
，
葉
片
兒
老
得
沒
有
一
絲
新
意
，
卻
還
綴
著
一
樹
橙
黃
的
繁
華
，

這
季
節
，
該
是
枝
頭
蕭
索
的
時
候
，
那
繁
榮
的
勁
兒
，
反
讓
人
有
幾
分
畸
形
的
感
覺
。  

﹁
這
樹
叫
什
麼
？
﹂
我
問
那
個
小
孩
子
。
他
頰
上
的
紅
暈
給
我
健
康
和
明
朗
的
感
覺
。

﹁
我
不
知
道
，
﹂
搖
搖
頭
，
他
說
：
﹁
我
們
都
叫
它
錢
樹
。
﹂
﹁
為
什
麼
？
﹂
我
說
：
﹁
為

什
麼
你
們
叫
它
錢
樹
？
﹂
﹁
你
看
！
﹂
他
捧
一
把
花
瓣
給
我
：﹁
像
不
像
一
毛
錢
？
﹂  

我
看
那
些
花
瓣
，
雖
是
凋
落
了
的
，
卻
似
乎
還
存
在
著
生
命
，
薄
薄
的
、
粉
粉
的
、
嫩

嫩
的
，
每
個
形
狀
真
都
像
一
個
角
幣
；
淡
黃
的
、
鵝
黃
的
、
橙
黃
的
色
彩
敷
著
它
們
，
顯
得

明
麗
異
常
，
一
點
兒
也
不
使
人
有
凋
零
的
悲
哀
。  

生
命
原
就
是
這
樣
，
有
些
在
成
長
，
有
些
在
凋
萎
，
事
實
上
，
成
長
固
然
是
種
喜
悅
，

成
熟
的
凋
萎
卻
也
未
嘗
不
是
壯
烈
，
我
們
往
往
太
過
於
重
視
表
面
的
榮
華
而
忽
視
了
實
質
的

意
義
，
以
致
於
有
分
享
繁
花
絢
爛
的
高
雅
，
卻
未
必
能
為
它
們
的
成
熟
凋
萎
付
予
一
份
較
為

踏
實
的
感
情
，
無
怪
自
古
以
來
，
落
花
給
人
的
，
多
是
不
盡
的
哀
傷
。
仔
細
思
量
起
來
，
它

們
未
嘗
不
是
懂
得
生
命
真
諦
的
一
群
，
當
生
命
屬
於
它
們
的
時
候
，
無
拘
無
束
，
盡
情
的
迸

放
；
當
生
命
宣
告
不
再
屬
於
它
們
的
時
候
，
痛
痛
快
快
的
離
去
，
灑
脫
、
豪
放
至
極
，
比
我

們
雖
然
擁
有
生
命
之
名
卻
無
生
命
之
實
的
人
，
不
知
高
明
幾
許
？
過
去
，
當
我
還
不
願
深
思

的
那
段
日
子
，
一
片
落
葉
，
一
朵
落
花
，
常
使
我
興
起
無
限
淒
傷
，
看
他
們
無
聲
的
萎
落
，

我
幾
疑
那
是
正
在
失
落
的
年
華
；
而
後
，
我
知
道
為
每
件
事
情
付
予
一
個
確
切
而
肯
定
的
意

義
，
心
理
才
不
致
那
麼
脆
弱
、
激
動
得
可
憐
了
。  

把
玩
著
一
捧
﹁
錢
樹
﹂
的
落
花
，
我
突
然
想
起
我
們
鄉
下
最
流
行
用
綠
豆
殼
裝
的
枕

頭
，
我
睡
過
來
的
，
那
鬆
鬆
脆
脆
，
酥
酥
軟
軟
的
感
覺
，
著
實
受
用
。
那
年
，
我
離
開
家
鄉

到
臺
北
求
學
，
母
親
怕
城
裡
人
笑
我
﹁
土
﹂
，
幫
我
縫
製
一
個
標
緻
的
木
棉
枕
頭
，
好
則
好

矣
，
卻
害
得
我
一
枕
上
便
想
家
，
想
那
裝
著
綠
豆
殼
的
﹁
土
﹂
枕
頭
，
連
忙
寫
信
回
去
要
一

個
。
那
次
到
知
本
旅
行
，
第
一
次
知
道
菊
花
可
以
泡
茶
，
覺
得
甚
是
高
雅
，
買
了
不
少
；
現

在
，
我
想
，
用
﹁
錢
樹
﹂
的
落
瓣
縫
製
枕
頭
，
芳
香
雖
然
已
盡
，
讓
它
乾
澀
的
餘
味
飄
滿
小

室
，
躺
著
看
詩
，
讀
散
文
，
夠
了
，
再
慢
慢
品
嘗
案
几
上
的
半
杯
菊
花
茶
，
神
交
今
士
古

人
，
想
來
也
夠
﹁
風
味
﹂
的
一
件
事
吧
？  



 

  

      
四
、
夜
市             

林  

泠  
那
條
運
河
，
久
久
地
凝
滯
著
，
在
我
的
小
屋
的
門
前
。  

也
許
流
過
去
的
是
日
子
；
是
挖
泥
船
劃
開
的
，
黑
色
的
水
痕
；
是
燈
光
｜
那
時
辰
，
每
個

人
都
知
道
黃
昏
已
經
起
程
了
，
燈
光
像
趕
著
的
羊
群
似
的
，
蝟
集
到
運
河
的
那
一
端
去
。
還
有

笑
語
和
人
聲
也
結
著
伴
渡
過
去
。
於
是
小
屋
的
周
遭
開
始
寧
靜
下
來
，
從
白
晝
光
影
的
世
界
中

靜
靜
地
退
卻
。  

河
的
對
岸
是
能
夠
同
時
容
納
太
陽
和
月
亮
的
，
他
們
都
說
，
那
兒
是
夜
市
。  

風
從
外
港
悄
悄
地
湧
了
進
來
，
帶
著
清
沁
的
鹹
味
，
一
種
和
泥
土
相
同
的
氣
息
。
港
邊
，

水
面
被
護
木
塞
滿
了
。
那
是
斷
了
的
陸
地
的
鏈
索
，
互
相
拉
牽
，
拍
擊
，
深
深
地
嘆
息
。
一
群

水
手
們
忙
著
把
鐵
錨
拴
到
石
墩
上
，
然
後
，
像
吹
動
口
哨
一
般
靈
巧
地
，
跳
到
岸
上
去
。
白
色

的
帽
子
劃
開
暮
靄
，
由
一
片
黝
暗
到
另
一
片
；
他
們
匆
匆
地
穿
過
夜
街
｜
夜
的
街
，
那
單
調
的

調
色
板
，
為
這
偶
然
純
白
的
一
筆
，
遽
然
顯
示
出
隱
隱
的
，
生
命
的
蠕
動
。  

夜
市
開
始
了
。
晚
潮
不
停
地
上
漲
著
，
而
夜
市
已
經
開
始
了
。
夜
，
是
行
將
被
淹
沒
的
，

小
小
的
防
波
堤
。  

一
個
滿
臉
黑
鬚
的
漢
子
，
挺
著
風
暴
一
般
強
勁
的
身
軀
，
向
街
心
冒
著
熱
氣
的
擔
子
走
過

去
。
望
著
那
賣
魚
丸
的
小
姑
娘
，
他
獷
野
地
笑
了
，
露
出
潔
白
的
牙
齒
。
她
彎
下
身
子
，
那
笑

容
她
是
熟
悉
的
，
她
祇
低
頭
數
著
碗
裡
的
魚
丸
，
灑
上
醬
油
，
然
後
又
加
了
一
個
遞
過
去
，
把

一
份
笑
容
和
熱
意
遞
了
過
去
。  

燈
光
更
亮
了
，
因
為
夜
更
深
了
。  

騎
樓
下
面
，
小
毛
毛
在
母
親
的
背
帶
裏
使
勁
地
哭
喊
。
不
知
什
麼
時
候
，
他
看
見
了
游
來

游
去
的
魚
群
；
那
是
一
個
小
小
的
水
國
，
一
個
四
尺
見
方
的
白
鐵
盒
子
就
算
是
城
廓
。
小
孩
子

們
的
頭
擠
得
密
密
的
，
形
成
了
水
國
上
空
黑
色
的
雲
朵
。
他
們
一
勁
兒
撥
著
水
，
幾
十
隻
眼
睛

都
在
流
動
，
隨
著
水
中
受
了
驚
嚇
的
小
花
魚
流
動
。
我
靜
靜
地
注
視
著
，
忘
了
是
什
麼
時
候
，

也
不
自
覺
地
蹲
了
下
去
，
在
那
捏
滿
了
銅
角
子
的
手
中
放
下
兩
毛
錢
。  

也
許
每
個
人
的
體
內
都
流
著
賭
徒
們
的
血
液
，
我
容
許
自
己
這
樣
想
。
因
此
我
笑
了
，
對

不
可
企
及
的
夜
空
嘲
弄
著
。
七
月
的
星
野
，
星
子
們
像
夜
市
般
地
展
現
，
織
女
黯
然
地
發
著
亮

光
，
她
讓
她
藍
色
的
光
羽
掠
過
中
天
的
空
隙
。
遠
處
山
峰
的
痕
跡
已
不
能
再
分
辨
了
。
我
立
在

燈
下
，
就
是
那
盞
豎
立
在
街
邊
的
路
燈
，
我
已
站
立
很
久
很
久
了
，
彷
彿
一
切
事
物
又
被
重
新

估
定
，
在
這
裏
，
即
便
是
時
間
，
也
被
醉
漢
和
賭
徒
們
不
經
意
地
撒
在
運
河
的
兩
岸
，
代
替
的

是
矇
矓
，
是
那
凝
滯
的
水
流
中
的
漩
渦
，
全
然
無
意
識
地
紛
亂
著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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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坐
在
這
張
室
外
用
的
塑
膠
椅
上
眺
山
望
海
，
恐
怕
已
經
有
好
一
會
兒
功
夫
了
。  

因
為
原
先
那
一
片
一
片
在
陽
光
下
耀
眼
的
波
浪
，
現
在
看
起
來
已
柔
和
很
多
，
而
從
左

右
兩
側
延
伸
過
來
的
層
層
山
巒
，
方
才
分
明
是
清
清
楚
楚
，
此
刻
竟
有
些
煙
霧
朦
朧
起
來
。  

這
張
椅
子
的
高
度
有
些
不
對
勁
，
或
者
是
那
新
漆
過
的
白
色
鐵
欄
干
有
些
不
對
勁
，
埋

坐
椅
中
，
那
條
橫
的
白
一
色
，
正
好
擋
在
天
水
相
連
的
部
位
，
把
天
與
水
硬
是
隔
絕
了
。
我

幾
次
試
著
把
椅
子
的
位
置
挪
前
移
後
，
也
只
是
造
成
分
隔
線
的
高
低
差
別
而
已
。
如
果
直
挺

起
腰
身
坐
著
，
倒
是
可
以
看
到
比
較
完
整
的
山
水
景
象
，
可
是
這
樣
子
太
累
人
，
所
以
最
後

選
擇
了
把
椅
子
拖
到
欄
干
邊
的
辦
法
，
而
且
索
性
將
兩
臂
搭
靠
在
這
條
白
欄
干
上
，
有
時
甚

至
還
把
頭
枕
在
雙
臂
上
；
側
眺
山
水
，
倒
也
別
有
情
趣
。  

我
所
以
敢
這
樣
恣
意
採
取
自
己
喜
歡
的
姿
態
看
山
看
海
，
是
因
為
今
天
下
午
整
個
﹁
雅

禮
賓
館
﹂
突
然
變
得
空
寂
無
人
的
緣
故
。
那
些
經
常
在
早
餐
桌
上
見
面
的
過
客
們
｜
｜
有
東

方
人
，
也
有
西
方
人
，
白
皮
膚
者
有
之
，
黃
皮
膚
者
有
之
，
更
有
棕
色
皮
膚
的
來
自
各
地
不

同
的
人
｜
｜
不
知
為
何
，
今
天
下
午
忽
然
全
不
見
了
。
猜
想
：
也
許
有
的
人
正
在
演
講
；
有

的
人
正
在
訪
問
；
或
許
也
有
人
到
一
小
時
車
程
之
外
的
城
區
去
購
物
觀
光
也
說
不
定
。
天
氣

這
樣
好
，
實
在
沒
有
道
理
守
在
這
個
房
子
裏
。
但
是
，
我
自
己
竟
然
在
安
排
十
分
緊
湊
的
節

目
當
中
，
意
外
地
撿
到
這
一
整
個
下
午
的
空
白
。  

午
餐
後
，
曾
小
睡
片
刻
。
真
是
有
些
不
可
思
議
，
在
臺
北
經
常
失
眠
的
我
，
居
然
會
跑

到
香
港
來
午
睡
。
大
概
是
連
日
來
天
天
會
見
各
種
各
樣
的
陌
生
人
，
無
形
中
增
加
的
心
理
緊

張
，
今
天
突
獲
鬆
弛
的
關
係
吧
。  

午
睡
後
，
覺
得
精
神
爽
朗
無
比
，
便
在
賓
館
內
四
處
走
動
了
一
下
，
卻
沒
遇
見
一
個

人
；
連
住
在
底
層
的
陳
嫂
那
肥
胖
的
身
影
都
看
不
到
，
遂
上
得
二
樓
的
這
個
陽
臺
來
。  

起
初
，
我
是
站
著
憑
欄
眺
望
的
。  

有
人
告
訴
我
：
在
那
左
右
延
伸
而
來
的
山
巒
之
後
，
是
灣
外
的
海
水
；
海
水
之
外
，
更

有
遠
山
模
糊
；
而
在
模
糊
的
遠
山
之
外
，
便
是
祖
國
的
泥
土
。
我
從
陽
臺
下
的
斜
坡
順
序
一

路
追
尋
過
去
，
心
想
：
拍
打
著
這
山
腳
下
海
灘
的
每
一
片
海
浪
，
應
該
也
往
返
過
大
陸
那
邊

的
海
灘
才
對
。
可
惜
肉
眼
的
視
力
終
究
有
限
，
即
使
像
今
天
這
麼
晴
朗
美
好
的
下
午
，
都
無

法
看
到
甚
麼
，
所
能
捕
捉
到
的
，
只
是
近
水
遠
山
，
以
及
一
些
更
遠
處
的
想
像
罷
了
。 


